
《民族语文》2023年第 1期 

 3 

 
汉藏语系修饰指称词子句的类型和历史 
发展——从日旺语（独龙语）说起 

 

罗仁地（Randy J. LaPolla） 
 

[提要] 在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中，修饰指称词的子句结构，即所谓的“关系子句”

和“名词补语”的类型较多，不仅不同语言有不同类型，而且同一种语言也可能有

几种类型。本文基于极点构式语法，以日旺语（独龙语）为出发点，讨论汉藏语系

语言呈现的不同结构类型以及不同类型之间的历史关系和发展途径。在汉藏语系语

言及其周围的语言里，修饰指称词的子句结构常与指称标记（名物化标记）结构、

领属结构有密切关系，因此，本文对这 3种结构之间的关系作出阐释。历史上，泛

指中心词的修饰子句结构导致了指称标记后缀的发展和有指称标记修饰子句结构的

产生。由于修饰子句有指称功能，所以“修饰子句 + 中心词”就是“指称词组 + 指

称词组”，而且修饰子句可以以后置于中心词的同位结构形式出现。汉藏语系语言的

修饰子句经历了从无标记到有标记再到修饰子句修饰指称词组的 3个发展历程。 

[关键词] 汉藏语系  日旺语（独龙语）  修饰子句  名词补语句  语言类型学 
 

一  引  言 

 
在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中，修饰指称词组的子句结构，即所谓的关系子句和名词补语

句的类型很多。不只是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类型，同一种语言内部也可能有几种类型。本文

以缅甸和中国的一种跨境藏缅语族语言——日旺语（独龙语）为出发点和主要实例，讨论汉

藏语系语言中呈现的不同修饰子句类型结构以及不同类型之间的历史关系和发展途径。本文

所用的描写方法是极点构式语法（参见 Croft 2001，2022）。这种描写方法把比较概念的构式

和具体语言的表达方式（也称“策略（strategy）”）分开来讨论。比较概念构式的名称包括所

用的语义概念以及构式的命题功能，比如事物指称构式、事物修饰构式、事物述谓构式、属

性指称构式、属性修饰构式、属性述谓构式、行动指称构式、行动修饰构式、行动述谓构式。

本文讨论的是行动修饰构式在藏缅语族语言中修饰指称词组的表达方式。 
日旺语（独龙语）是中国云南省贡山独龙族自治县与缅甸克钦邦毗邻地带的一种跨境语

言，在中国叫独龙语，在缅甸叫日旺语①。虽然学界公认日旺语（独龙语）是藏缅语族语言，

但其具体支属尚有争论。笔者认为日旺语（独龙语）属于戎语支（LaPolla 2013，2017b）。在

 
①  详见 LaPolla（2000，2001，2003a，2006a，2006b，2007，2008a，2008b，2010a，2010b，2011，2017b），

LaPolla & Poa（2001），LaPolla & Sangdong（2015），罗仁地、杨将领（199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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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笔者将使用自己调查获得的日旺语（独龙语）Mvtwang（Mvt 河）方言的语料作为论

据。Mvtwang 方言是缅甸日旺语最核心的方言，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已成为缅甸日旺语

各方言群体之间交流的通用语种和书写系统标准音①。缅甸日旺人的总人口有 63000 人
（Gordon 2005），因为日旺人在缅甸克钦邦是少数民族，因此他们除了说日旺语以外，一般

还会说周围的景颇语、缅甸语和傈僳语。此外，因为缅甸日旺人大部分信仰基督教，所以大

多数人也会说英语。独龙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贡山独龙族自治

县独龙江两岸，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独龙族人口为 7310人②，主要以独龙语为母语，兼

使用汉语西南官话，部分人会说傈僳语。 
日旺语（独龙语）基本的类型特点，包括形态标记比较多、比较复杂；子句里有中心上

的标记（head marking）和附属上的标记（dependent marking），即指称词组上有语义角色的标

记（非强制使用的施事者、受事者、处所、工具、状语标记）；谓语上有等级制性（hierarchical）
的人称标记（LaPolla 2010b）；有时范畴标记，即过去时、非过去时标记；过去时按事件发生

的时间和说话时间的距离分 4 种：刚发生的过去时标记、今天发生但超过两个小时的过去时

标记、几天以内的过去时标记、一年到远古的过去时标记；有示证标记，用于分辨信息的来

源；有貌（mood）标记，用于分辨言语行为；谓词在句末；不同指称词组之间的语序决定于

信息结构。词类的功能和动词的及物、不及物对分析日旺语（独龙语）来说是很重要的（LaPolla 
2011）。在句法结构中，有许多不同词根出现在不同命题功能中的构式（LaPolla 2007）和不

同论元结构的构式（LaPolla 2000）。下面以例句稍作说明（LaPolla & Poa 2001:16）： 
（1）Shv̄ngbēı́ vgō vshvpmā yà:ngà rvt, vpú vgō vdv́mē, wāē. 

shv̄ngbē-ı́ vgō vshvp-ā yàng-à   rvt, vpú  vgō vdv́m-ē, 
全部-AGT 头 摸-BEN TMyrs-TR.PAST  因为 猫头鹰 头 平-NON.PAST:DECL 

 
①  在日旺语的书写系统（Morse 1962，1963）中，除 i = [i]，v = [ə]，a = [ɑ]，ø = [ɯ]、q = [ʔ] 和 c = [s] 或 

[ts]（[s]、[ts] 为自由变体，历史上为 [ts]）外，大多数字母代表实际发音；声调标记为：以字母 a 为基础，高

降调为 á，中调为 ā，低降调为 à，带塞音韵尾 -p、-t、-k、-ʔ的音节都是高声调；不带声调的开音节不重读；
冒号（:）表示非基本长元音。文中例句用 4行标注：不区分形素、区分形素、语法标注、意译。语法标注缩
略语为 1sg：first person single 第一人称单数；1pl：first person plural 第一人称复数；3dl：third person dual 第
三人称双数；3pl：third person plural 第三人称复数；ADV：adverbial 状语标记；AGT：agentive 施事者标记；
BEN：benefactive applicative 受益增论元标记；CAUS：causative 致使前缀；CL：classifier 分类词；COM：
comitative 与格标记；COMPAR：comparative = ‘above, over’ 比较标记 =“…上，…超过”；COP：copula 系
词；CSM：change of state marker 状态变化标记；CT：topic of a copula clause 系词句主题；DECL：declarative 
mood 陈述句标记；DIR：direction marker (also has aspectual functions) 方向标记（兼体功能）；dl：dual 双数；
EXCL：exclamatory particle 感叹助词；I.PAST：3rd person intransitive past 第三人称不及物过去时；LOC：
locative (also used for dative, animate) 方所标记（也用作从格，有生标记）；MALE：male 男性；MC：modifying 
clause 修饰句；N.1：non-1st person actor (in a clause with a speech act participant) 非第一人称施事（有言语行
为参与者的句子里）；NON：non- 非；PFV：perfective 完整体；pl：plural 复数标记；PN：proper name 专
名；PROB：marker of probability 或然性标记；PS：predicate sequencer (marks a non-final clause) 非末句标记；
PUR：purposive 目的标记；RECIP：reciprocal marker，交互态标记；REDUP：reduplicated form 重叠形式；
REF：reference phrase marker 指称标记；R / M：reflexive / middle 反身/中间态标记；RM：reference phrase 
marker 指称标记；RP（referential phrase 指称词组；sg：single 单数；TMhrs：marker of recent past (within a 
few hours) 刚发生过去时标记；TMyrs：marker of remote past (several years at least) 远古过去时标记；TNP：
3rd person transitive non-past 第三人称及物非过去时；TOPIC：topic marking particle 主题标记；TR.PAST：
transitive past 及物过去时。 

②  参见 http:// www.stats.gov.cn/ tjsj/ pcsj/ rkpc/ 6rp/ indexch.htm [2022.12.22]。 



《民族语文》2023年第 1期 

 5 

wā-ē. 
说-NON.PAST:DECL 

据说，因为大家摸了它的头，猫头鹰的头现在是平的。 

例（1）是一个因果主从句，第二个分句（主句）展示了日旺语（独龙语）独立子句的基

本结构。独立子句一般有时、貌和示证标记。在这个例句里，时和貌由附着在 vdv́m“平”和 

wā“说”后面的标记 -ē（非过去陈述句）来标记。而在第一个分句（从句）里，我们可以看

到从句里还可以出现时标记，但没有貌标记，这是因为不是断言，而只是背景信息。 
 

二  修饰指称词子句的类型 
 

日旺语（独龙语）的子句修饰指称词组结构是所谓的“亚欧式”子句修饰构式的一种。

Matsumoto, Comrie & Sells（2017）讨论亚欧地区不同语言的“亚欧式”子句修饰指称词组结

构时，认为这种结构跟印欧语系语言的子句修饰指称词组结构不一样，主要区别是“亚欧式”

子句修饰构式的应用范围比较广，并进一步指出，印欧语系语言不能用子句修饰指称词组结

构来表达的语义，“亚欧式”可以用子句修饰指称词组结构来表达，而且结构上常跟“名词补

语”没有什么分别，最突出的特点是中心词不一定是修饰子句的论元①。此外，可参看

Matsumoto（1988a，1988b，1997，2007，2010）、Comrie（1996，1998a，1998b）的研究。 
日旺语（独龙语）修饰指称词组的子句结构包括所谓的“关系子句”和“名词补语子句”，

而且各分两种：有指称标记（名物化标记）和无指称标记（LaPolla 2008b）。日旺语（独龙语）

所有的修饰子句都是嵌入性（embedded）的，即都出现在指称词组的里面，没有类似英语的

出现在句子层面的“非限制性的关系子句（non-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或其他邻接性的修

饰指称词组子句，但是有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偶尔也可以出现在中心词后面且有类似于“非

限制性的关系子句”的功能，即增加有关中心词非限制性的信息。此外，如果中心词出现的

话（常省略），修饰子句一般在中心词之前。日旺语（独龙语）的修饰子句和中心词组之间没

有任何连接标记。如果中心词是修饰子句的论元，那么修饰子句就会缺少一个论元。因此，

从 Nichols（1984）的类型系统来看，可算作附属标记的类型（dependent marking type）。 

（一）无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结构 

无指称标记的子句修饰指称词组的结构跟独立子句的结构基本上一样，只是没有貌标记，

而且在修饰指称词组的子句中有时会缺少一个论元，而该论元出现在修饰子句后面，作修饰

子句的中心词。例如（LaPolla & Poa 2001:41）： 
（2）Vnv̄ng wā bø̀ng dènı̄ dèyaq gø̄ wēdø̄nı̄ lá:ngı̀ē. 

[[vnv̄ng wā] MC bø̀ng] RP dènı̄ dèyaq gø̄ wē-dø̄ nı̄ lv́ng-ı̀-ē. 
PN 说  名字  今天 今晚  还 那-ADV 只 用-1pl-NON.PAST:DECL 

叫作 Anang 的名字，至今我们还这样用。 
例（3）为独立子句结构，其独立子句的主题 bø̀ng“名字”作例（2）修饰子句的中心词。

 
①  在所讨论的语言中，汉语修饰子句中心词的灵活性最为特别（LaPolla 2013，2017a），基本上任何所

指都可以当修饰子句的中心词。例如： 
a．不用洗手的自动马桶（http://nimb.blogbus.com/logs/52825568.html）。 
b．好吃又不会胖的甜点（http://yule.tv.tom.com/App_User_Video.php?video_id=2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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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在于命题功能：例（3）是主题—述题结构，提供有关主题的断言；例（2）是中心词—

修饰子句结构，提供的信息是帮助听话者识别中心词的所指。 
（3）Bø̀ng nø̄ vnv̄ng wāē.     名字叫作 Anang。 

bø̀ng nø̄  vnv̄ng wā-ē. 
名字 TOPIC PN  说-NON.PAST:DECL 

日旺语（独龙语）无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都在中心词之前，没有中心词之后的无指称标

记的修饰子句，也没有中心词在修饰子句之内（head-internal）的结构。修饰子句可以直接接

在中心词前面，不需要任何连接成分。子句里的大部分论元可以充当修饰子句的中心词①，除

了 A（actor of a transitive clause 施事者）、S（single direct argument of intransitive verb 不及物

句的唯一直接论元）、P（patient of a transitive clause 受事者）以外，接受者（recipient）可以

当作中心词。例如： 
（4）ngàı́ lègā bok zǿngbǿngà gǿ.    我给书的人。 

[[ngà-ı́  lègā bok  zı́-ng-bǿ-ng-à] MC  gǿ] RP. 
1sg-AGT 书 CL:书 给-1sg-PFV-1sg-TR.PAST CL:人 

例（4）用具有分类功能的指人分类词 gǿ“个”作中心词。处所也可以作中心词。例如

（LaPolla & Poa 2001:18）： 
（5）Dvmø̀ nv̀mlat v̀l yàng móng bø̀ng.  

[[[dvmø̀  nv̀mlat v̀l yàng]MC  móng] RP/MC  bø̀ng] RP. 
PN  当初  存在 TMyrs  地方    名字 

德木（神）早期住的地方的名字。 
在日旺语（独龙语）里，指称词组修饰另一个指称词组时，不需要领属标记或其他的标

记，只需把有修饰功能的指称词组放在被修饰的指称词组前面，如 ngà lègā“我（的）书”。

在例（5）里，“修饰子句 + 中心词”形成的指称词组作为 bø̀ng“名字”的修饰成分，形成更

大的指称词组。 
例（6）里有 kvt“时间”作为修饰子句的中心词，构成提供主句断言的事情发生的时间

的指称词组（LaPolla & Poa 2001:33）： 
（6）dvbù nø̀ chóngshı̀ lú:ngı̀ kvt, dv̀ngdè nō dvbøp hv́m gø̄ zeq lv̄m bǿà, wā. 

[[dvbù nø̀ chóng-shı̀  lúng-ı̀] MC kvt] RP, dv̀ngdè nō dv-bøp  hv́m 
高兴 PS 跳-R / M  往上-I.PAST 时间  黄豆  豆 CAUS-腐烂 篮子 

 
①  虽然句子的大部分论元可以作修饰子句的中心词，但是在自然语料里我们没有发现包括表示与格功

能 - ó 的构式和包括表示比较基准 mvdv̀m 的构式作修饰子句的中心词。这不一定是句法限制，很可能只是在

有限的语料里没有出现。这是仅用自然语料和归纳法的主要限制，只能讨论语料里出现的形式，但语料里出

现的形式不一定是所有有可能的形式。这里提供两个普通用法结构的例子： 
a．Lúnó jay vrá wē ílé, āpèní.（Just Chatting 5） 

[lún-ó]  jay vrá  wē í-lé  ā-pè-ní. 
PN-COM 多 合得来 REF COP-EXCL 这-MALE-dl 
这两个（男孩），他们跟 Lun相处得很好。 

b．Yā mvdv̀m luqē.（LaPolla & Poa 2001: 83） 
[yā mvdv̀m] luq-ē. 
 这 COMPAR 多-NON.PAST:DECL 
有比这个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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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ø̄ zeq lv̄m bǿ-à   wā. 
也 压下 踩 PFV-TR.PAST 听说 

听说，（梅花鹿）高兴地跳起来的时候，还踩到了（人家准备的）腐乳篮子。 
例（7）为独立子句形式，其中的 kvt“时间”是背景主题，与例（6）一样，是提供断言

的事情发生时间的指称词组。 
（7）Wēkvt nø̄ rá vtv́ng yv̀ngshà.（Interview 24） 

[wē-kvt] RP nø̄  rá vtv́ng yv̀ng-shà. 
那-时间  TOPIC 又 返回  TMyrs-1pl.PAST 

那个时候（我们）又回来了。 
（二）有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结构 

日旺语（独龙语）有指称标记的子句修饰指称词组，其部分功能与无指称标记的修饰子

句一样，但结构不同。其实，带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结构的指称标记，历史上是修饰指称词

组子句的中心词。通过比较例（8）和例（9）可以看出，例（8）为无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结

构；例（9）为有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结构，且指称标记来自指示词 wē“那”，类似例（5）
的情况，这个结构就可以修饰另外一个中心词——bø̀ng“名字”。 

（8）Vnv̄ng wā bø̀ng dènı̄ dèyaq gø̄ wēdø̄nı̄ lá:ngı̀ē.（LaPolla & Poa 2001:41） 
[[vnv̄ng wā] MC bø̀ng] RP dènı̄ dèyaq gø̄ wē-dø̄ nı̄ lv́ng-ı̀-ē. 

PN 说  名字  今天 今晚  还 那-ADV 只 用-1pl-NON.PAST:DECL 

叫作 Anang 的名字，至今我们也还那样用。 
（9）Gvzà luq wē ı́ rvt, “wàngcè” wā wē bø̀ng vbáē.（LaPolla & Poa 2001:47） 

gvzà luq wē ı́-rvt  [[[wàng-cè wā] MC wē] RP bø̀ng] RP. 
很多 够 RM COP-因为    PN  说  RM  名字 
vbá-ē. 
包括-NON.PAST:DECL 

因为（人）很多，他们的名字包括叫作（Sangza）Wangce 的名字。 
再比较例（10）和例（11）的差别，前者为无指称标记，后者为有指称标记。 
（10）Vpv̀ng Pū:ngı́ shvngøt dvtú yà:ngà mvshǿl sv̀ng cà:nò nø̀…（LaPolla & Poa 2001:13） 

[[vpv̀ng pūng-ı́ shvngøt dvtú yàng-à] MC mvshǿl] RP sv̀ng  cv̀n-ò 
PN  PN-AGT 教  指导 TMyrs-TR.PAST 故事   LOC  跟着-TNP 

nø̀ … 
PS 

根据 Apang Pung 所教的故事…… 
（11）Rvwàng mvshǿl yālòng nø̄, dv̀mshàrı̀ı́ rı̄ma:tnà wē mvshǿl ı́ē…（LaPolla & Poa 2001:1） 

rvwàng  mvshǿl yā-lòng nø̄,   [[[dv̀mshà-rı̀-ı́ rı̄m-at-à]   wē] RP 
日旺  故事  这-CL TOPIC   巫师-pl-AGT 传下来-DIR-TR.PAST 那 

mvshǿl] RP  ı́-ē… 
故事   COP-NON.PAST:DECL 
这日旺故事，是巫师一直传下来的故事…… 

如果所用的指称标记是 wē“那”语法化来的，而且中心词没有省略，那么有指称标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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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饰子句和没有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在用法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有指称标记的时候，因

为形成的是与中心词同指的指称词组，即指称词性同位结构，中心词常常可以省略。例如： 
（12）Tā rvgaqgaq ı́ wē ı́, mà-shákéı̀.（Interview 18） 

[[tā  rvgaq-gaq ı́ wē] RP Ø] RP ı́ mv-v-shá-ké-ı̀. 
各 地方-REDUP COP RM  人  COP NEG-RECIP-知道-RECIP-1pl 

我们是不同地方的（人），互相不认识。 
（13）Àngnı́ nø̄ kà gø̄ gvzà mv-shø̀n wē vnı́pè ı́ dá:rı̀.（Interview 21） 

àngnı́ nø̄  [[kà gø̄ gvzà  mv-shø̀n wē] RP Ø vnı́-pè] RP ı́ 
3dl TOPIC   话 还 多  NEG-讲 RM  人 二-MALE  COP 

dv́r-ı̀. 
TMhrs-I.PAST 

他俩呢，是两个不太会说话的（人）。 

汉藏语系很多语言里，带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也可以出现在中心词后面，形成指称词组

的同位结构，其功能类似于非限制性的修饰子句，但跟英语的非限制性的修饰子句不同，而

且还有指称功能，只是带指称标记修饰子句的指称功能不是断言；后置的修饰子句嵌入指称

词组内，不在句子层面上，如例（14）的汉语例句（孙宏开、刘光坤 2005:87）、例（15）的

羌语例句（黄成龙、余文生 2007）和例（16）的拉萨藏语例句（Mazaudon 1978）以及例（17）
的日旺语（独龙语）例句（Interview 55）： 

（14）又如，动词词根带鼻化元音的，往往会影响其后面的词缀也带上鼻化。 
又如，[[动词词根] RP [带鼻化元音的] MC] RP，往往会影响其后面的词缀也带上鼻化。 

（15）mi fa xsə guəm the: titʂu ŋuəji. 
[[mi] RP [fa xsə guə-m] MC the:] NP titʂu ŋuə-ji. 
人  衣服 新 穿-RM  那+CL 地主 COP-听说 

听说那个人，穿新衣服的，是地主。 
（16）thep pēemɛ̀ khīi-pa the ŋeē yin. 

[[thep] RP [pēemɛ̀ khīi-pa] MC the] RP ŋeē  yin. 
书   PN:AGT 带-RM  那  1sg:GEN COP 

那本书，Pema 带的，是我的。 
（17）Àngmaq shōlaqrérı̀ wēdø̄ mv-dī wē… 

[[àngmaq shōlaqré-rı ̀ [wē-dø̄ mv-dī wē] RP ] RP. 
3pl  年轻人-pl   那-ADV NEG-去 RM 

他们年轻人，那样不去（教堂）的…… 
因为带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可以出现在这种同位结构中，而且带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可

以单独（即没有中心词）有指称功能，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构式跟没有指称标记的构式

不仅只是标记的差异，而且其结构也不同。 
（三）关于日旺语（独龙语）修饰子句的结构 

根据以上的分析，日旺语（独龙语）有 4 种修饰子句结构，它们也是藏缅语族语言中最

常见的类型。 
第一种，修饰子句直接放在中心词前面，没有指称标记，中心词不能省略。这是原始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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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语原有的结构，现在大部分语言还有残留的形式，如汉语的“过来人”。 
第二种，修饰子句带指称标记，中心词可以省略。这种结构来源于第一种：原来的中心

词虚化了，被重新分析为指称标记。这种带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可以用来修饰另一个指称词

或词组。在汉藏语系的很多语言里，修饰子句结构与指称标记和领属结构有密切的关系

（Matisoff 1972）。这是因为所谓的“关系子句结构”其实是指称词组，然后用来修饰另一个

指称词组，即“指称词组 + 指称词组”，亦即“修饰 + 被修饰”结构。之所以有这样的发展演

变，是因为汉藏语系语言有一种发展趋势，那就是常用“指称词组 + 指称词组”结构。此外，

也因为是有指称标记的结构，也就是说有指称功能，而且与中心词同指，所以，中心词（即

被修饰的指称词组）可以省略，形成所谓的“无中心词修饰子句”。另外，因为“指称词组 + 

指称词组”的功能是指称，所以在很多语言里，修饰子句常常可以出现在中心词后面，形成

名词性同位结构。 
第三种，有指称标记和领属标记。尽管“指称词组 + 指称词组”结构是原始汉藏语的领

属结构，但有些语言已经发展出领属标记。因此，那些语言带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也用领属

标记，比如古藏文的前置修饰子句也是领属结构。例如（DeLancey 2002）： 
（18）!ོབ་དཔོན་མེད་པའི་བ,ལ་.གས་ཆན་འདི།. 这没有师傅的苦行僧。 

[[slobdpon med-pa] MC-’i  brtulzhugschan ’di] RP. 
师傅  无-RM-GEN  苦行僧   这 

要分辨有指称标记、连接（领属）标记结构与有指称标记、没有连接标记结构，如日旺

语（独龙语）和汉语，很多学者在讨论修饰子句和指称标记时，提到指称标记是从指称词演

变来的，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指称词演变为指称标记的结构，实际上就是“修饰子句 + 中

心词”的结构。不同指称标记的虚化程度不一样，所以要注意每一个指称标记的具体用法和

语义（参看 DeLancey 1997）。 
第四种，带指称标记修饰子句的标记、中心词可以省略。这种结构跟第二种基本一样，

但所用的指称标记来源于指示词 wē“那”。这种结构是后起的，不同语言里指示词演变为指

称标记或从句标记的例子不少，比如英语的 that: the car [that I bought] MC“我买的那辆车”。

在藏缅语族语言里，如 Angami 语、 Lotha 语的 - ò（Herring 1991）和 Singhpo 语的 wa（Morey 
2006）可能有类似的发展路径。汉语“的”字的来源可能也是类似这样的路径（冯春田 1990）。 

（四）日旺语（独龙语）之外的两种修饰子句结构类型 

如上所述，日旺语（独龙语）及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修饰子句结构主要有 4 种，包括常

见的有标记修饰子句结构、无标记修饰子句结构、有指称标记和领属标记修饰子句结构、指

称词组同位结构（即修饰子句出现在中心词后面）。但是，汉藏语系还有很多语言和日旺语（独

龙语）一样不具有另外两种修饰子句结构类型：第五种“核心内嵌关系子句（中心词出现在

修饰子句中）”和第六种“并列句结构”。分述于下。 
第五种，中心词出现在修饰子句里面，即所谓的“核心内嵌关系子句（head-internal relative 

clause）”。如例（19）的羌语（黄成龙、余文生 2007）和例（20）的拉萨藏语（Mazaudon 1978）： 
（19）themlewu stuɑhɑ təbəlji thɑlə qɑ sətɕ dɑsɑ. 

[themle-wu [stuɑhɑ] RP tə-bəl-ji thɑ-lə]MC/RP qɑ sə-tɕhə dɑ-sɑ. 
3复-施事  饭 方向-做-状态变化 那-锅 1单 方向-吃 方向-完:1单 

他们做的那锅饭我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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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pēemɛ̀ thep khīi pa the ŋeē yin. 
[pēemɛ̀ [thep] RP  khīi-pa the]MC/RP ŋeē  yin. 

PN:AGT 书   带-RM  那   1sg:GEN COP 

Pema 带的那本书是我的。 
第六种，是“并列句结构（co-relative structure）”，主要出现在印度东北部的藏缅语族语

言里。这种结构是由于印度东北部的藏缅语族语言受印度的印欧语系语言的影响发展出来的。

在这种结构里，修饰子句不是嵌入中心词的指称词组里，而是修饰子句和中心词组分别出现

在不同的句子里面。藏缅语族语言常常用借来的代词作标记，比如 Uttar Pradesh 的藏缅语族

语言—— Chaudangsi 语（Krishan 2003:412）： 
（21）hidi əti sirii  hlɛ  [joi nyarə ra-s] MC. 

这  那 男孩  COP   那 昨天  来-PAST 

这是那男孩子，昨天来的人 

（五）日旺语（独龙语）的“名词补语”结构 

从印欧语系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名词补语”结构跟以上讨论的修饰子句结构常常很类

似，不同之处是补语子句不缺少论元，而且中心词不是补语子句的论元，是描写子句性质的

词。试比较例（22a-b）英语的例子： 
（22）a．[the fact [that he is coming] MC ] RP（名词补语结构） 

b．[the facts [that he brought up Ø in the meeting] MC ] RP（关系子句结构） 
可见，英语关系子句的中心词不能省略，但名词补语的中心词可以省略①。在日旺语（独

龙语）中，“名词补语”结构跟修饰子句结构一样，也分带指称标记名词补语和不带指称标记

名词补语两种，而且带指称标记时，中心词可以不出现。例如： 
（23）Àng dı̄wē (mvtú) nø̄ v́mpà wv̄nlv́m rvt ı́ē. 

[[àng dı̄-wē] NC mvtú] RP nø̄   v́mpà wv̄n-lv́m rvt ı́-ē. 
3sg 去-RM  原因  TOPIC  食物 买-PUR 因为 COP-NON.PAST:DECL 

他去的原因呢是为了买吃的。 
（24）dvbv́nshı̀ yàng wē mvshǿl.（LaPolla & Poa 2001: 4） 

[[dv-bv́n-shı̀   yàng  wē] NC mvshǿl] RP. 
CAUS-迁徙-R / M  TMyrs RM  故事 

（日旺人）迁徙的故事。 
日旺语（独龙语）的“名词补语”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也是“亚欧式”子句修饰构式的

特点，即不区分所谓的“关系子句”结构和“名词补语”结构，只是中心词在语义上的性质

和功能不同：“关系子句”的中心词是主要的指称词，修饰子句能帮助听话者辨认出其所指；

“名词补语”的修饰子句是主要的指称成分，中心词只是描写修饰子句所提到的事情的性质，

如“事实”“谣言”“想法”，等等。 
 
 

 
①  汉语的情况相反，所谓“关系子句”的中心词可以省略，但“名词补语”的中心词不能省略，要不

然会变成关系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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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饰子句的历史发展 

 
上文我们讨论了汉藏语系语言修饰子句结构的类型，现在来讨论汉藏语系语言修饰子句

的历史发展演变，还是以日旺语（独龙语）为例。在日旺语（独龙语）的修饰子句构式里，

分类词或泛指指称词可以作为中心词。例如： 
（25）Mvjènà tok rángà dvgvp nø̄…（Interview 32） 

[[Mvjènà tuq  rá-ng-à] MC  dvgvp] RP nø̄… 
Myitkyina 到达  DIR-1sg-TR.PAST 时间   TOPIC 

我来到 Myitkyina 的时候呢…… 
（26）Chv̀ngnv̄ngpè nø̄, cv̄nshı̀ wē vnı́pè wāpè ı́ē.（LaPolla & Poa 2001:3） 

chv̀ngnv̄ng-pè nø̄  [[[cv̄n-shı̀  wē] MC Ø vnı́-pè] RP 
PN-MALE  TOPIC   学习-R/M RM   二-MALE 
wā] MC-pè] RP ı́-ē. 
说-MALE  是-NON.PAST:DECL 

Changnang 是叫作第二学习者的男人。 
这样的成分作修饰子句的中心词时，常常被重新分析并当作一种指称标记。比如说日旺

语（独龙语）的泛指名词 pà“东西”作修饰子句中心词的结构被重新分析为指称标记结构： 
（27）a．kàtvppà       抓住话的东西 > 录音机 

[[kà-tvp] MC-pà] RP 
话-抓住-东西 

b．vhø̄òpà       笑它的东西 > 玩笑话 
[[vhø̄-ò] MC-pà] RP 
因…而笑-TNP-东西 

原来的修饰子句中心词被重新分析为指称标记并构成修饰子句结构后，就可以用来修饰

指称词组并再进一步发展，有 3 个发展阶段：①没有标记的修饰子句修饰指称词组；②修饰

子句的中心词被重新分析为指称标记；③用这种带指称标记的子句来修饰指称词组。 
这就是很多语言带指称标记修饰子句结构的来源。严格地说，这种结构不是“子句修饰

指称词组”的修饰子句结构，而是“指称词组修饰指称词组”的结构。如果用构式语法的术

语来讲，那就是“物体修饰构式”。 
这样的结构基本上跟日旺语（独龙语）带由指示词 wē“那”语法化而来的指称标记的修

饰子句结构一样，但指称词虚化为指称标记以后，其原来的指称用法常常影响指称标记结构

的用法（参看 LaPolla 2008a）。在语法化理论里，这种现象称为“持久性（persistence）”（Hopper 
1991:22）。例（26）里的指称标记 pè“男性（male）”由亲属称谓词 pè“父亲”语法化而来，

它可以用来构成名词。例如： 
（28）dàmshà wāpè      巫师（做巫师工作的男人） 

dàmshà wā-pè 
巫师工作 做-Male 

指称标记 pè“男性”所构成的名词，也可以修饰另外一个名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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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dàmshà wāpè mvshǿl     巫师的故事 
dàmshà wā-pè mvshǿl 
巫师  做-Male 故事 

日旺语（独龙语）的 shvrà“地方”已经虚化为指称标记 -rà，可以用来构成名词。例如： 
（30）góngrà        进入的地方（入口） 

góng-rà 
入-处 

指称标记 -rà 所构成的名词也可以修饰别的名词。例如： 
（31）góngrà hwáng      门口 

góng-rà hwáng 
入-处  洞 

在羌语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语法化过程（LaPolla with Huang 2003:223），
指称词性成分 mi“人”因为经常作修饰子句的中心词，被重新分析为有生命施事者的指称标

记，而带这个指称标记的句子可以用来修饰包括 mi“人”在内的另外一个指称词组，指称标

记可以前置，也可以后置。这个标记现在已经简化为后缀 -m。与此相同的发展过程也发生在

不丹的藏语中，并且其指称标记的形式仍然是 mi。例如（Thinley 2008:116）： 
（32）naŋ=na   oŋ=mi  mi  进来的那个人 

[[里面 = LOC  来 = RM]MC 人] RP 

可见，在看古代文献和在构拟原始语时，需要注意一点，那就是古代的形式和现在的形

式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古代的结构、用法和意义可能跟现代的不一样。比如《春秋左传·隐

公·传》第一句话（杨伯峻 2018:1）： 
（33）惠公元妃孟子。 
这里的“孟子”不是姓氏“孟”加对人的尊称“子”；相反，“子”是姓氏，为春秋时期

宋国姓，而“孟”为排行，即诸侯国王公正夫人生的第一个孩子，如“孟、仲、叔、季”的

“孟”。如果按照现代的思维来看古书，就会误会其本意。在探讨原始藏缅语或者原始汉藏语

修饰子句时，虽然可以看到类似现在的带指称标记结构，但是在当时不是指称标记结构，而

是第一种修饰子句结构——无标记修饰子句结构，中心词直接跟在修饰子句后面。 
 

四  结  论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中修饰指称词的子句构式，在结构类

型上可以分六种：第一种是没有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直接修饰指称词构式；第二种是有指称

标记却无中心词的修饰子句构式；第三种是有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修饰指称词构式；第四种

是有指称标记和领属标记的修饰子句修饰指称词构式；第五种是有指称标记中心词内嵌修饰

子句构式；第六种是并列句修饰子句构式。 
在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中，不仅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构式类型，而且同一种语言也可

能呈现几种构式类型。历史上，前 5 种类型的构式在习俗化（conventionalization），即语法化

的过程中有密切关系。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第一种是最古老的结构，第二种历史上来自第

一种，由有泛指中心词，如“人”“地方”“东西”，或者指示词的修饰子句构式被重新分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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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称词组，而原来的中心词被重新分析为指称标记后缀；第三种构式来自第二种构式，因为

“指称词组修饰指称词组”这个结构是常见的，说话者就用第二种结构的指称词组来修饰另

外一个指称词，即“有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修饰中心词”的结构，也就是“指称词组 + 指称

词组”结构，这类似于合成词组，而且有时候修饰子句可以以同位结构后置于中心词的形式

出现。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常见的修饰子句构式经历了从无标记到有标记再到修饰子句修

饰指称词组的 3 个发展历程，而第四种构式类似于合成词组的结构在很多语言里也是领属结

构，如汉语的“我母亲”。如果某种语言，如藏语，用领属标记来连接领属者和被领属者，那

就产生了指称标记和领属标记共现的第四种结构构式。第五种构式很少见，一定要搜集足够

多的语料才有可能找到一例，其来源与第二种一样，但修饰子句不缺论元，听话者要推测句

中哪一个论元是中心词；但这种推测还比第二种结构构式的推测容易，因为选择有限。第六

种构式只出现在印度东北部与印欧语系语言有比较深的接触的藏缅语族语言里，而且常常借

印欧语系语言的代词来构成。 
所谓的“名词补语”的结构，与上面讨论的第一、二、三种构式一样，是“亚欧式”子

句修饰构式的特点，即结构上不区分所谓的“关系子句”结构和“名词补语”结构。 
本文的研究表明，修饰指称词的子句构式的来源和现在的结构会影响各种类型的现代用

法，因此，我们在分析语言的时候，要弄清楚修饰子句的结构和历史来源及发展途径。这也

是要回答类型学的三个核心问题：“有什么样的形式、哪些形式在哪里出现、为什么出现在那

里（What’s where,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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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ypology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eference phrase modifying clauses 

in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 with the Rawang-Dulong language as our 
starting point 

 
Randy J. LaPolla 

 
[Abstract] In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of the Sino-Tibetan family,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clause 
structures modifying reference phrases, namely the so-called “relative clause” structures and "noun 
complement" structures. Not only do different languages have different types, but the same language 
can also have different types. Several types are possible. Based on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taking the Rawang-Dulong language as our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structures presented by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t types and how they developed. In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the surrounding 
languages, the clause structure for modifying referents is oft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ferential marker 
(nominalization marker) structure and possessive structure. Therefore,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se three structures. Historically, the structure of modifying clauses with a 
generic head word has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uffixal referential markers and the production of 
modifying clause structures with referential markers. Since the resulting modifying clause itself has 
a referential function, the structure of “modifying clause + head word” is the structure of “referring 
phrase + referring phrase”, and the modifying clause can appear in apposition after the head word. 
The modifying clauses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have experienced three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from unmarked to marked and then to modifying clauses modifying referring phrases. 
[Keywords] Sino-Tibetan languages  Rawang-Dulong language  modifying clauses  noun 
complements  linguistic ty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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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语系修饰指称词子句的类型和历史 
发展——从日旺语（独龙语）说起 

 

罗仁地（Randy J. LaPolla） 
 

[提要] 在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中，修饰指称词的子句结构，即所谓的“关系子句”

和“名词补语”的类型较多，不仅不同语言有不同类型，而且同一种语言也可能有

几种类型。本文基于极点构式语法，以日旺语（独龙语）为出发点，讨论汉藏语系

语言呈现的不同结构类型以及不同类型之间的历史关系和发展途径。在汉藏语系语

言及其周围的语言里，修饰指称词的子句结构常与指称标记（名物化标记）结构、

领属结构有密切关系，因此，本文对这 3 种结构之间的关系作出阐释。历史上，泛

指中心词的修饰子句结构导致了指称标记后缀的发展和有指称标记修饰子句结构的

产生。由于修饰子句有指称功能，所以“修饰子句 + 中心词”就是“指称词组 + 指

称词组”，而且修饰子句可以以后置于中心词的同位结构形式出现。汉藏语系语言的

修饰子句经历了从无标记到有标记再到修饰子句修饰指称词组的 3 个发展历程。 

[关键词] 汉藏语系  日旺语（独龙语）  修饰子句  名词补语句  语言类型学 

 
 

 


